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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南口音普通话说略
陈 亚 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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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 引言

�
。
� 外国人学的汉语是以北京音为标准的普通话

，

可是他们

在跟中国人的交往中实际听到的是带有各种 口音�为普通话
。

为了

解决由此而产生的交际困难
，
国外的汉语教学已经出现一种讲求

实用的做法—扩大学生的听音能力
，
在普通话的交 际 能

�

力 之

外
，
还训练学生听方言区的人所说的普通话

。

国外有的学校把这

项训练列人教学计划
，
开设课程

，
编写教材

，
并已正式出版台湾

“
国语

”
之类的专著

。

这是值得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重视的一个新

课题
。

�
�

� 必须指出
�
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理解

、

共同使用 的 语

言
，
它作为汉民族共同语

，
通行全国而不受地区限制

。

外国人学

习汉语
，
如果不是为了某种特殊的需要或处于某个特殊的环境

，

当然要以普通话为 目标
。

毫无疑问
，
对外汉语教学必须坚持培养

学生掌握纯正的标准语
。

我们提出的训练听带方言 口音的普通话

的能力
，
不能离开学好标准语这个大前提

。

另外
，
我们这里所说

的学习汉语的外国人
，
是指没有任何汉语方言背景的外国人

。

对

于以某种汉语方言为背景的海外华人社区的人来说 �比如新加坡

华人�
，
他们不乏听带方音的普通话的能力

，
他们最迫切的需要

�

是多学多听纯正的标准语
，
提高普通话的水平

。

从海外华人社区
�

���



和国内方言区的普通话教学来看
，
研究方言口音普通话的意义在

于
，
弄清各方言背景的人学说普通话的难点

，
指明克服难点的办

法
，
使标准语的教学更有针对性

，
更能结合学生的实际

，
收到事

半功倍的效果
。
这一点已为方言区的普通话教学经验所证明

。

�
�

� 闽南话是一种重要的汉语方言
，
位在汉语八大方 言 之

列
。
闽南话传播范围之广在诸汉语方言中是十分突出的

。
现代的

闽南话
，
在福建省内主要分布于福建东南沿海和戴云山脉

、

博平

山脉之间
，
包括厦门

、

金门
、

泉州
、

漳州等��个县市
，
其它各地

也差不多都有闽南话流传的地方 �方言岛�
，
是福建省的第一大

方言
。
在外省主要分布在台湾省 �台湾岛上

，
除了高 山 族 地 区

外
，
差不多都通行着闽南话�以及浙江省南部的平阳

、

玉环
、

宁

波一带和广东省的潮州
、

汕头
、

潮阳
、

普宁
、
海陆丰

、

海南岛等

她
。

闽南话还流传到海外各地
，
如印尼

、

马来西亚
、

新加坡
、

菲
�

律宾
、

越南
、

柬埔寨
、

老挝
、

泰国
、

缅甸
、

印度等
，
在东南亚各

地
，
凡是住着华侨的地方闽南话都基本上行得通

。
闽南话地区在

我国的对外交往中占有特殊的地位
，

如厦门
、

汕头两地已开辟为经

济特区
，
还有不少是开放城市

。
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

，

外国人跟说闽南口音普通话的人打交道的机会将 日益增多
。

贰 闽南方宫和普通话的差异

�
�

� 闽南话和普通话的差异较大
，

到了完全不能通话的地

步
。
要训练外国人听懂带有闽南口音的普通话

，
就必须帮助他们

了解闽南方言的特点
，
并在此基础上对照标准语

，
掌握闽南口音

普通话的特点
。

�
�

� 闽南话和普通话在语音
、

词汇
、

语法等方面存在不同程

度的差异
，
大体是

�

语音为甚
，
词汇次之

，
语法再次

。
此外

，
在

与文化习俗有关的语言运用上也有不一致的地方
。

�
�

�
�

� 闽南话和普通话的语音差异最为显著
。

有的文 化 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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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很高的人
，
书面上能用普通话写一手好文章

，
可是口头上用带

方音的普通话做报告
，
其它方言区的人听不懂

，
跟人交谈还要通

过翻译
，
就是一个证明

。

这一点下文第三节还将专门加以说明
。

�
�

�
�

� 词汇差异是闽南话和普通话差异的一个重要 方面
。

这种差异包括词汇的各个方面和生活的各个领域
。

具体表现如
�

��� 同义异词
。
如

“
脸皮—面皮

” 、 “
水果—果子

” 、 “
冰 棍 儿

—霜条
” 、 “

儿子—后生
”
等

。
�幻 同词 异 义

。
如

“
冤家

” ，
普

通话意为仇人
，
闽南话意为吵架� “

同门
” ，
普通话指受业于同一

个老师
，
闽南话指连襟

。
���词 序 不 同

。

如
“
喜 欢—欢喜

” 、

“
热闹—闹热

” 、 “
母鸡—鸡母

” 、 “
台风—风台

”
等

。
��� 词

义不相等
。

如
“
兄弟

”
闽南话仅指哥哥和弟弟

，
普通话兼指哥哥和

弟弟 ���勃��诌 及小弟 ���加�山��
“
亲家

”
普通话兼指亲家公和亲

家母
，
闽南话仅指亲家翁

，
亲家母另有叫法—

“
亲姆

” 。

词汇差

异的广泛性和缺乏系统性
，
可能使闽南方言区的人在说普通话时

不知不觉地带上方言的色彩
。

�
，
�

�

� 语法差异也不少
，
虽说程度不如语音大

。
比如 闽 南

话
“
有字句

”
的结构和普通话有较大的差别

。 “
有

”
可带 名 词 宾 语

�如
“
有学生

”
�

，
这是和普通话相同的

。

但闽南话
“
有

”
的一 些 用

法是普通话所没有的
，
如

� ��� 作谓语可带动词宾语或动词短语

的宾语
，
表示存在的事物或发生过的事情

。
如

“
伊有来

”
�他 是 来

了�，
“
我有想 卜去北京

”
�我是想要去北京的�

。
��� 可直接作补

语
，
对动词作肯定或否定的判断

。

如
“
看有食无

”
�看 得 到

，
吃不

上��
“
想有棵无

”
�记得起来

，
找不到�

。
���可以作状语

，
和动

词组成偏正结构
，
说明事物的性状

。
如

“
只领衫真有颂

”
�这件衣

服很耐穿�
。

方言语法的影响
，
使得闽南方言区的人说普 通 话时

容易出现类似这样的说法
� “
我 有给他打电话

”
�我 给 他打 过 电

话�
。

�
�

�
�

� 在与文化习俗有关的语言运用上
，
闽南话与普 通 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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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
。
例如

，
表达动物或人体

“
脂肪多

、

肉多
，

这个概念�与
“
瘦

”
相对�

，
普通话一般用

“
胖

”
形容人

，
用

“
肥

”
形容

猪羊牛马等动物
， “
肥

”
如形容人

，
常含贬义

。

在闽南话
，
动物的

“
肥

”
和人的

“
胖

”
都叫

“
肥

” 。 “
白白胖 胖

”

叫
“
肥白

” ， “
吃 不 胖

”
叫

“
食脍肥

” ，
毫无贬义

。
再如普通话问年龄很有 讲 究

， “
几岁

” “
多

大了
” “
多大年纪

”
等不同用语分别适用于询问不同年龄 的 人

。
闽

南方言则没有这样的严格区分
， “
几岁

”
可以从小孩一直问到老年

人
。

说闽南话的人如不注意这种差异
，
学说普通话时就可能因夸

奖别人的小孩
“
真肥

”
而惹得做父母的老大不高兴

，
也可 能 让

“
你

几岁
”
冒犯长辈

，

妨碍交际
。

叁 闽南 口音普通话的主要特点

�
�

� 在具体描述闽南口音普通话的主要特点之前
，
有 两 个

伺题先要说明
�
��� 口音有轻有重

，
跟文化程度

、

生活经历
、

时

代背景
、

年龄大小以至个人素质有关系
，
简直 可 以 说 是一人一

个样
。

本文所讲的闽南口音普通话大体是指下边这类人所说的普

通话
�
在闽南方言区出生

，
并在本地受过中等以上教育

，
一直在

本地工作
，
保持

“
双语

”
状态—以普通话为工作语言

，
家居或某

些场合仍用方言
。
���阂南方言分布很广

，
内部还有 语 音 差 异

�如闽南地区有厦门音和泉州腔
、

漳州腔之不同�
，
说普通 话 时

带的 口音必然也不尽相同
。
例如

“
四十四只死石狮

”
这句话

，
厦门

口音是 〔粗 �� �� �� �� �� ��〕 �翘舌音和平舌音不分�
，
泉州 口音

却是 〔��，�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〕 �舌尖音读为舌面音�
。

本文所讲的

带闽南方言 口音的普通话
，
主要指厦门人说的普通话

。

�
�

� 闽南口音普通话在音值和音类两方面都有较为明 显 的

特色
。
下面分别从声

、

韵
、

调几方面归纳
、

分析闽南口音普通话

的主要特点
。

�� �
�

� 声母方面

���



��� 叶〕 〔�」不分， “
废话

”
说成

“
会话

” �
闽南话没有唇 齿清

擦音叶〕声母
，
说普通话时音类上把��〕混入〔�〕，

又受 方言没 有

舌根清擦音〔幻
、

只有喉部清擦音的影响
，
音值上读 如〔�〕。

于

是
， ‘
废话

”
说成

“
会话

” “
绘画

” ， “
公费

”
说成

“
工会

” ， “
开方

”
说成

“
开荒

” ， “
奋战

”
说成

“
混战

” ， “
妇女

”
说成

“
护理

” ， “
斧头

”
说成

召虎头
” ， “

房山
”
说成

“
黄山

” 。

��� 〔� 〕 〔��〔气〕不分， “
男子

”
说成

�

篮子
” 、 “

人口
”
说成

“
路

口
” �
闽南话没有〔�〕 〔气〕声母 ，

只有〔�〕声母�与鼻化韵相拼时虽

有〔们变体
，
但不区别意义�

，
说普通话时音类上把〔�〕 〔胡声母

字也读如〔月声母 。
于是

， “
男子

”
说成

“
篮子

” ， “
脑子

”
说成

“
老子

” ，

‘ 女客
”
说成

“

旅客
” ， “

恼怒
”
说 成

“
老路

” ， “
人 口

”
说 成

“

路 口
” ，

‘ “
乳汁

”
说成

“
卤汁

” 。

音值上闽南话的仁�〕严格说不是浊边音而 是

蚀塞音〔�〕，
不过现代年轻人受普通话影响读 得 跟仁�〕 相差 无 几

了
。

�����舀
、
�吞

‘ 、
昌〕 与 〔��、

��
‘ �〕 不分 ， “

找到
”
说成

“
早到

” 、

“
初步

”
说成

“
粗布

” 、 “
诗人

”
说成

“
私人

” �

闽南话没有 〔�目、 �争 、

匀这

套声母
，

说普通话时音类上把〔�氛�影、

阳声母的字混于 〔�� 、
��

‘ 、 “ 〕 。

于是
， “
主妇

”
说成

“
祖父

” ， “
主力

”
说成

“
阻力

” ， “
战歌

”
说成

“
赞歌

” �

‘
木柴

”
说成

“
木材

” ， “
初步

”

说 成
“
粗 布

” ， “
池 塘

”

说 成
“
祠 乡黔 ，

“
师范

”
说成

“
私贩

” ， “
商业

”
说 成

“
桑 叶

” ， “
诗 人

”
说 成

“
私 人

” ，

“
世界

”
说成

“
四届

” 。

晋江惠安一带
，
分不 清〔�睁〕 〔��〕 〔七‘ 〕三 组

的读音
，
一律读成近于 〔�。 、

�。 ‘ 、

叼的舌面音
。

于是
， “
旗帜

”
说成

“
奇

迹
” ， “

秩序
”
说成

“
继续

” ， “
工资

”

说成
“
公 鸡

” � “
迟 到

”
说 成

“
齐

到
” ， “

吃人
”
说成

“

欺人
” � “

师范
”
说 成

“
稀 饭

” ， “
师 生

”
说 成

“
牺

牲
” 。

��� 部分零声母字 带 上 辅音
， “
我们

”

说成叻。 〕们 �

闽南话

和普通话都有零声母
，
但范围不完全相同

。
闽南话零声母字到普

通话大致也是零声母
，
这部分字音类上没有什么问题

。
只是音值

���



上
，
闽南方言区的人说普通话时没有把最前面的音带上轻微的摩

擦
，
显得生硬

、

不自然
。

这种细微的差别
，
因为没有区别意义的

作用
，
并不影响交际

。

音类上的问题是
，
闽南话另有一部分非零

声母字到普通话也是零声母
，
容易造成把零声母读成辅音声母的

情况
。

最普遍的现象是把方言 〔们 声母带进 普 通 话
。

于 是
， “
我

们
，，
说成〔习�〕们 ， “

饥饿
”

说成饥 〔习�〕， “
超 额

”
说 成超 〔习�〕， “

骄

傲
”

说成骄〔习��〕 。

�
�

�
�

�韵母方面

���以齐齿呼或合 口呼代替撮 口 呼
， “
舆 论

”
说 成

“
议 论

” �

闽南方言没有以 〔�〕开头的撮 口呼 ，
说普通话时容易拿以〔�〕开头

的齐齿呼或以〔�〕开头的合口呼来代替
。
于 是

， “
名誉

”
说 成

“
名

义
” ， “

需要
”
说成

“
西药

”
或

“
枢要

” ， “
取来

”
说成

“
起来

”
或

“
楚来

” �

“
月光

”
说成

“
夜光

” ， “
掘墓人

”
说成

“
揭幕人

” � “
卷面

”
说成

“
见面

” ，

‘
政权

”
说成

“

挣钱
” � “

均匀
”
说成

“
金银

” ， “
白云

”
说成

“
白银

” 。

��� 〔��〕 〔��〕混人〔�〕韵 ， “
过火

”
读为仁�� ��〕 、 “

收购
”
读

为 〔�� ��。 〕 �闽南方言没有〔�。 〕 〔。 �〕两个复韵母 ，

说普通话时常常

读不准这两韵字
。
一是把〔�。 〕读成 〔。 〕 ，

没有由合到较开的一动
。

于是
，
把

“
多少

”

读为 〔�叼少 ， “
骆 驼

”
读 为 〔�� ��。 〕， “

菠 萝
”
读 为

��� ��〕， “
做作

”
读为 【��� ���〕， “

左右
”
说成〔���〕右， “

错误
”
说成

〔��’ 。 〕误 ， “
火车

”

读为仁�。 〕车 ， “
水果

”
读为水 〔�。 〕， “

卧 铺
”

读 成

〔�〕铺 。
这是音值的问题

，
也是音类的问题

。

二是把 〔。 �〕也 读 成
〔 。 〕，

没有由较合到更合的一动
，
或者读成〔��〕音 。

于 是
，

容易

把
“
抖擞

”
读为〔�� �。 〕， “

后头
”
读为〔�� �’ 。 〕， “

步骤
”
读为步〔��。 〕，

“
时候

，，
读为时【��〕， “

欧 洲
”
读 为〔�� ���〕 。

三是 〔��兀��〕互混 ，

“
能够

，，
和

“
能过

”

都读为能 〔��〕， “
怒吼

”
和

“
怒火

”
都读为怒〔��〕 。

普通话 〔叼韵只和唇音声母〔� �’ � �〕相拼 ，
和其他声母 没 有 拼

合关系
。
所以闽南方言区的人说普通话时拿〔。 〕韵母和 〔�〕〔�。 〕〔�〕

三组声母相拼
，
很能显出方言 口音

。

���



��� 〔二〕读为 仁。 〕或〔�〕 ， “
哥哥

”

读为〔�� ��〕 、 “
这 个

”
读为

尽�� �。 〕� 闽南方言没有单韵母 〔�〕 。
说普通话时

，
一是把〔�〕读

为〔。 〕， “
哥柯俄河和贺歌柯可我何个科课合各

”
等字都是次 样读

的
。

于是
“
我和哥哥

”
就说成〔习。 �� �� �叼

。

这是音类的问 题
。

二是把不圆唇次高后元音 〔丫〕发成不圆唇次高前元音 仁�〕， “
遮者

蔗车射舍赦社惹德特勒得涉哲彻撤浙设
”

等字都是这样读 的
。

于

是
， “
这个

”
说成〔��� �。 〕， “

社会
”
说成〔��〕会 ， “

建设
”
说成建〔��〕

“
干涉

”
说成干〔��〕， “

汽车
”
说成汽〔��’ �〕 。

这是音值的问题
。

���开 口呼〔��〕韵混人合 口呼〔��〕韵 ， “
花费

”
说成

“
花卉

，，�

几

闽南方言没有开口呼 〔��」韵，
只有合口呼〔��〕或〔��」。

受方言影

响
，
说普通话时常把〔“ �〕读为〔�� 〕 。

于是
， “
每人

”
说成 仁���〕人，

“
花费

”
说成

�

花卉
” ， “

化肥
，，
说成化 〔���〕， “

飞机
，，
说成〔���〕机 ，

“
是非

”
说成是����〕， “

种类
”
说成种�����

， “
堡垒

”
说 成堡 〔����。

有些〔��〕韵字如 “
杯辈配培内

”
等

，
或者读为 〔��〕，

或 者 丢 掉 韵

尾
，
读为〔�〕 。

普通话〔� �’ � � � �〕 各声母字都不能和合口 呼
〔��〕韵相拼 ，

绝对没有 〔���、 �‘��
、

���
、

���
、 ���

、
����这类的音

。

所以
，
这种读法的方言 口音是很清楚的

。
另有一部分 〔��」韵字 ，

闽南方言区的人说普通话时一般是丢掉韵尾
，
读为单 韵 峥叶〕，

如
“
北给没黑肋贼

”

等的读音
。

��� 部分开 口呼臼� 〕韵字混 入 合 口 呼 〔��〕韵 ， “
分记

”
说成

“
婚配

” �

闽南方言区的人说普通话 〔��声母和 〔“ �〕韵母相 拼 的 音

节时
，
受方音的 影响

，
把〔�〕改 为〔�� ，

开 口改为合口
，
尹遭〔允�〕

变为〔��� 〕 。

于是
， “
奋战

”
说成

“
混战

” ， “
纷纷

”
说成

“
昏昏

” ， “
分

配
”
说成

“
婚配

” 。

��� 部分开口呼〔��〕韵字混人合 口呼〔���〕韵 ， “
范文

”
说成

“
换文

” �
闽南方言和普通话虽然都有开 口 〔��〕 韵和合日 〔����

韵
，
但所管辖的字不完全相同

。

如
“
番翻烦繁反贩饭 泛 凡 范犯

”

等唇音字
，
普通话受声韵拼合关系的制约

，
不能出现合 口 〔����

���



韵
，
役有类似〔����〕的音 ，

但闽南方言这些字仍然读为合口 〔���丁

韵
。

受方言影响
，
闽南方言区的人说普通话时就把 〔一�一〕 介音带

了进来
，

常把
“
范文

”
说成

“
换文

” ， “
翻新

”
说成

“
欢心

” ， “
泛滥

”

说

成
“
患难

” ， “
凡是

”
说成

“
环视

” ， “
反省

”
说 成

“
缓醒

” ， “
烦扰

”

说

成
“
环绕

” 。

�
�

�
�

� 声调方面

闽南 口音普通话在声调方面的最显著特点是
“
一短二低

” 。

所

谓
“
短

”
是指古代入声字

，
闽南方言至今还读为短促带有塞音韵尾

〔一�、 一

七
、 一�

、 一�〕的入声调
，

普通话没有塞音尾而且分配到四声中去

了�受方言影响
，
闽南方言区的人说普通话时常把人声字读成近似

又短又急的去声调
。

于是
，
把

“
剥削

” 〔��爪 侣��几〕读成 〔��，

，��习〕， “
哲学

” 〔�舀��，��愧〕 读为 〔���冈 ���习〕， “
甲乙

，， 〔�‘ ��衬

州
一

〕读成 〔����， 均〕 。
因此

，
对分配到阴平

、

阳平
、

上声的古入

声字
，
闽南方言区的人读起来 口音特别重

。

所谓
“
低

”
是指闽南话

中调值高的不如普通话多
，
有的在普通话读高调在方 言 中读 低

调
。

例如
“
阴平

”

普通话是高平调 刁��
，
闽南方言读为较低的平调

���或 」��� “
去声

”
普通 话 是全降调 习��

，
闽南方言多为低降

调
。

所以闽南方言区的人说普通话时声调调值偏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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